
副
刊

电
子
信
箱
：j ryj 3 @

1 26 .c om

责
编
：
汪
少
芳

版
式
：
谢
焕
芬

S 生活小调

每次远游，总会受益匪
浅。或是与多年前书本上
的神游相印证，如同重遇老
朋友；或是领略别样的风土
人情，好比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这番抓住抗日胜利 70
周年三天休假的机遇，再请
三天假，拼成八天，风尘仆
仆地在燕赵大地上转了一
圈。回到书斋，闭目养神，
脑中又浮现隆兴寺的情形。

说起这次行程的冲动,
缘于上周末在温州图书馆
看《中国摄影》杂志，那几页
介绍正定县的图片和文字，
令我神往又遗憾不已：这地
方距离石家庄只有十几公
里，而两年前，我从五台山
转石家庄等飞机的整个下
午，可都是无所事事啊！

于是，我又踏上了正定
机场，打的直奔千年隆兴
寺。经过一圈三米高的红
色围墙，买了门票寄存了行
李。走过一座矮矮的金水
桥，进了山门，先是目睹一
方废弃的六师殿遗址。沿
着中轴线上高出周围地面
一米的石板路，慢慢靠近那
座看起来似乎有点矮的摩
尼殿。它从宋代开始，就已
经很安静地端坐在空旷的
禅院中。和国内其他的大
殿风格迥异，从正面看摩尼
殿的屋檐中央往前突出一
个报厦，显得别致又端庄。
进了门，估测门槛距离佛座
有十几米的进深，抬头见三
尊古老的佛像，约有十米
高。在内堂顺时针转了一
圈，色彩斑驳的巨幅壁画向
世人讲述了佛陀的一生。
再转了一圈，突然明白了整
座建筑的平面图确实呈现
“十”字形。

穿过门楼牌，登上一座
四方型的戒坛，青铜铸造的
药师佛和弥勒佛背部相连，
合为一体，但从正面看不到

背后的另一尊佛像，设计可
谓精妙。
走下陡峭的台阶，环顾宽阔
的院子，满是高大的苍松翠
柏，送来习习凉风。院子左
右分立着唐代建筑风格的
转经楼和弥勒楼，再北面分
别是乾隆和康熙皇帝的御
碑亭。这两旁的树木和建
筑，就像仪仗队一样，恭迎
正中一座三层五檐的大悲
楼，好一处庄严净土！只
是，大悲楼的左右两翼被挺
拔的松柏遮挡了视线。走
上了台阶，又只看到第一
层楼而无法看到上面两
层。我隐约预感到大殿很
宏伟高大，但它又没有很
突兀逼人的气势。

轻轻跨入门槛，看到
一尊青色铜观音雕像的下
半身和下面两米高的汉白
玉塔基。再走近膜拜，仰
起头呈九十多度，觉得后
脑勺差点要碰到背部了，
这才看见观音的上半部：
慈祥的眼神，肩膀后面是
42条巨大的手臂，每个手
臂中都套着一件法器。这
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巨大的
铜铸造品了，不禁呆呆地
望了好久，直到来了一个
小团队，导游的介绍才打
破了我的遐思。据测量，
观音像有 21米高，头顶还
有一个小佛像，在下面是
看不见的。铜像是宋太祖
赵匡胤敕建的，传说他逐
鹿中原时在此地得到吉
兆。随后，历朝历代中隆
兴寺作为皇家寺庙被多次
修缮。

我 在 大 殿 内 转 了 一
圈，一尊尊威严的铜佛
像、一方方古朴的石雕、
一幅幅精美的壁画，琳琅
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又
转到观音像前，从菩萨的
脚仰望到菩萨的头，越发

觉得她的威严；从头再回
落到脚，又惊讶细节的精
致。

我震惊于这尊大佛的
伟岸，自然就想到大殿的
高度，一问管理人员，大
殿高三十二米，相当于十
一层楼的高度。于是无意
中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
我在外面没有预料大悲楼
是这么的巍峨？我脑海中
迅速浮现国内的许多教
堂，其外立面总会先声夺
人让人感觉到直插云霄。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
那棵千年槐树的荫蔽下走
过，它在泥地上的金色投
影把我带向考古纪念馆，
告诉我建筑学家梁思成前
后四次来这里勘察测量绘
图的往事。我在游客中心
买了一本重达7斤的《隆兴
寺》画册，又回到摩尼殿
走了一圈。晚上，呆在赵
子龙广场附近的旅馆里，
在图纸中终于找到了这个
答案：首先，这两座建筑用
它的宽度冲淡了它的高度，
而寺院整体空旷的宽度又
冲淡了大殿的宽度；其次，
宋代建筑足够的深度和屋
檐的斜坡的让人忽视了它
的最高端。这些因素叠加
在一起，就使游客在外面一
时难于察觉它的高度，而只
有侧身其中，才会发觉自身
的渺小。

我突然也领悟到，这正
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藏”的
精神在建筑中的体现。就
好像我身边的一位智者，在
周围人的肉眼中，他是那么
的不善言辞让人不以为然；
但当我登堂入室、逐渐步入
他的精神世界之后，才感叹
自己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我庆幸，有缘仰望了这
种高度。

本报讯“神龙仙境”，这
幅有“天下第一兵”之称的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
仗队队长、著名书法家程志
强题赠的墨宝，日前在青龙
湖“北京著名书法家画家作
品展览”上甫一亮相，随即
引起了前来青龙湖游览的
众多游客的热捧：“字如其
人。程老的字一如他当年
所率领的仪仗兵，威武英
俊、苍劲有力、大气磅礴、浩
气凛然！”

程志强，1955年3月，出
生于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
研究生学历，号中条山人、
厢墨齋主。现为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
谊会玉泉山书画院院长。
他自 1973年 12月应征入伍

后，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于而立之年
在国庆 35周年大典任阅兵
擎旗手，荣获“天下第一兵”
殊荣；不惑之年，担任香港、
澳门回归重大任务的组织
指挥，圆满完成港、澳回归
交接升国旗仪式任务，时任
三军仪仗队队长的他，荣立
一等功。

他自小爱好书法，初学
唐楷，后习“二王”，苦学明
清诸家，主攻行书和榜书，
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
宕，姿态横生，逐步形成自
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
书法作品荣获建军 80周年
书法作品展金奖，为全国不
少名胜古迹、报刊杂志题写
牌匾、刊头，多次向社会捐

赠书法作品，不少作品被国
际友人收藏。由温籍军旅
作家陈惠方策划和组织的
“青龙湖北京著名书法家画
家作品展览”自春节期间，
在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区青
龙湖度假村开展以来，不仅
在温州地区引起了强烈反
响，也引起了包括程志强在
内的首都书法界人士的关
注。程志强在网上看了微
展览的盛况，听了老战友陈
惠方的介绍，并代表楠溪江
父老乡亲的愿望，向他求字
后，程认为青龙湖山翠水
碧，岩奇潭玄，茂林修竹，风
光旖旎，实乃仙境也，于是
顿生灵感，欣然命笔，挥毫
题写：“神龙仙境”。

通信员陈辰

朋友老戴的母亲去世了，八旬
晋二，丧事在杏岙办。杏岙？我从
未听说过的地方。杏，我熟悉，我
们老家叫它“杏梅”。小时候，老家
上屋表婶的爷爷种的一棵树，就是
杏梅，有屋顶高，树冠有二间屋子
大。初冬季节，含苞的杏花纯红
色，隆冬季节的杏花颜色慢慢变
淡，成为纯白色。满树杏花，傲雪
而放，异常的艳美。但杏花很内
敛，从不释放香气。晚春季节，果
实已经成熟了，咬一口，水汪汪的，
满嘴香。以此看来，杏岙，就是出
产杏的小山村。

老鲍是楠溪江福佑人，说杏岙
是福佐的隔壁村，可以带我们去。

车行驶在雁楠公路上。同行
老汪大叫，走错路了。我嗔怪道，
你傻呀，杏岙隔壁村的老鲍会不认
得路吗？老鲍说，现在楠溪江交通
四通八达，雁楠公路建成后，原来
的老路没有人走了，走雁楠公路更
方便。

同行的老肖四十好几，是位特
级教师、《语文学习》期刊编辑。我
知道他每年至少有一二个月在全
国各地飞，开公开课做讲座。记得
有人说，“游荡在网络的世界里，嗅
闻着语文的味道，一股重重的语文
味扑鼻而来，那是当我进入肖培东
老师的博客后的感受”。我听过他
的课，总觉得他那深邃的思想充斥
在每一句话中，让我每一次不由自
主的深呼吸后，感受到一种思想的
清香。他还乐此不疲地去记录每
一次讲座和听课后的感受，像伯乐
一样推介富有思想的教师。他就
像一位虔诚的布道者，把语文教育
中的深邃的理论思想，通过自己的
教学、讲座以及文章，传播给每一
位热爱语文教育的老师。此时，他
痴痴的看着从车窗外掠过的绿澄
澄的水、翠滴滴的山，还有古朴古
香的老屋。他幽幽的说，真美呀，
楠溪江。他告诉我，跑遍全国山
水，没有哪一处比楠溪江美，山水
相依，古村落就是它们的精灵。如
果没有自驾车，一天也看不完楠溪
江的景致，何处能有如此琳琅满目
的美景？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老肖写的一
段文字，“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是什
么？是历经沧桑饱尝人世风雨后，
你依然不变，甚至更为灿烂的那颗
纯真的童心。像个孩子一样，让眼
睛清澈，让语言闪光，对世界有爱，
对人世无虑，永远没有歹意，从来
不会算计，心，洁净得如同水晶蓝
宝石。”我再看看老肖，他的眼睛仍
充满着痴迷，对家乡楠溪江的痴
迷。我情不自禁的对老肖说，你童
心可嘉，童眼看楠溪，楠溪江就是
孩子，你也是孩子，可爱可亲。

午间十一时许，老鲍说，杏岙
到了。车过一座牌坊，上书“尚书
故里”。出过尚书的杏岙，我竟不
知情，不觉为自己的浅薄而愧疚。

一条小溪把杏岙村一分为二，
一座小桥又把杏岙村连为一体。
小溪绿水荡漾，溪沿条石成堤，村
前村后青山峙立。过小桥，往堤岸
下行，便是一条长长石碇步。几位
在县城工作、来为老戴的母亲送行

的熟人席碇步而坐，赤着脚，浸泡
在清澈的水中，一脸得意。据村民
说，前几年，此溪曾成了垃圾溪，污
水熏人。随着五水共治的推进，政
府花了近千万元进行治理，如今成
了远近闻名的天然泳池。

再往村中走去，一条从后山延
伸而下的小支流伴路而左淌，水中
游鱼历历在目，一尾尾田鱼晃着红
红的身子，时而戏水洄游，时而翘
首溯走，时而跃然而起溅出闪闪水
波。老肖连连感叹，好地方，好美！

杏岙为戴姓人聚居之地。在
戴家祠堂，我有意的寻觅着尚书故
里的蛛丝马迹。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问走访，尚
书故里露出端倪。杏岙，原名菇
田。37岁的菇田人戴溪，于南宋淳
熙五年(公元 1178年)中进士，授湖
南潭州石鼓书院山长。1208年，官
拜工部尚书。1215年，卒于文华阁
学士(正三品)任上。戴溪为民请
命、刚正不阿、著述等身。叶适称
之为“（戴溪）天下奇才，于今世不
过数人。”叶适上书右相周必大，荐
名贤 34人，戴溪名列其中。1195
年，两淮饥民遍野，为救农，戴溪上
书，奏请“设农官，括闲田，谕民主
出财，客出力，主客均利”；戴溪曾
于旅邸遇朱煮，见其随行者众多，
劝以“独不畏钩党耶？”朱不以为
然。三年后朱为伪学逆党得罪者；
1208年，朝论奸党流放岭南。戴溪
则援先朝往事，“恐贻君子、小人反
覆之祸”，议遂寝；著有《石鼓论语
答问》、《续吕氏 (祖谦)家塾读诗
记》、《春秋讲义》、《易总论》、《书
说》、《礼记口义》、《孟子答问》、《通
鉴笔议》、《将鉴论断》、《复仇对》、
《清源志》和《岷隐诗文集》等遗世
作品。

虽有戴溪事迹传世，但遍寻尚
书遗迹无存。听村里的老人说，戴
溪年少游学在外，其墓在桥头镇石
马岙村。眼下的杏岙，除戴家祠堂
为老房子之外，其他大多是适合现
代人居家的四五层新楼房。

午后1时许，无雨亦无太阳，初
秋的杏岙，显得十分温和。我与同
行者五人沿溪而行。时不时有村
民招呼我们坐坐。我们怕打扰他
们，便在村尾一民房的道坦坐下，
五六张竹椅，地面干净。老鲍说，
房门紧闭，我们自主主张坐在别人
房前合适吗？也许是我们的闲聊
声惊动房中主人，一位六七十岁的
老妇人开门探问，招呼我们喝茶。
山上刚采的金银花，在杯里舒展开
来，散放出淡淡的香味。在致谢
中，老人显得有点羞涩。我问起杏
岙是否与杏相关，老人说，我年轻
时，村前村后有很多杏树。村名与
杏是否有关，何时更名，老人也说
不清楚。

下午三时许，我们送了老戴的
母亲一程，便驱车回城。车又一次
从尚书故里的牌坊下穿过，大家议
论着杏岙刚刚斥资发展起来的上
千亩有机稻基地。这使我又一次
想起戴溪上书议闲田均利之事。
如果戴溪看到自己的后人生息在
现在的杏岙里，会不会像老肖赞美
楠溪江一样赞美杏岙呢？

走过杏岙
麻钦杰

回望隆兴寺
黄伟

“神龙仙境”
——“天下第一兵”程志强为青龙湖度假村题字


